
●人们习惯称我们打工者为“漂一族”。北京等北方城市叫“京

漂”或“北漂”，虽然“沪漂”“申漂”之说没有京漂那么响亮，但沪漂却一直都

客观存在着。我就是一个资深“沪漂族”，至今还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打

工，在黄浦江两岸继续漂着。

在上海风雨二十余载，记忆中足迹踏遍了沪上几乎所有的城郊，搬了

多少次家真的不计其数。一开始养狗，受犬业公司领导的指派，我进驻犬

业公司的业务单位，省了租房的钱，却因工作不断被调动，也就不断搬家。

第一个月内就被公司抽换了四个单位，先宝山顾村，后浦东东沟，再闵行七

宝，到了闵行也没能安稳，在七宝没呆满一个月，又被调往颛桥，虽然两个

镇距离不远，却是换了个地方。

那时的我，家就装在一个帆布包里，一旦更换区域，只需拎上包，坐上

车就走，单位变更了，家也搬了。真的是无牵无挂。

我曾在领导面前自夸一个月内南征百战、东挡西杀。小组长一旁调侃

我“你还立下汗马功劳了呢！”经理口里的“辛苦”之声未绝于耳，我又在寒

风骤起时，被调往当时还是乡村，却少见花木的浦东花木镇。

原本以为在那里看当地农人割完稻子，重温播种小麦的农耕场景，却

不料时间不长，我又被抽回宝山大场。顶头上司说我正好转了一个圈。后

来我熟悉了周边环境，还真感觉出确实是起点回到了终点，因为我第一个

单位在顾村沪太路边的陈太路上，再回到宝山在沪太路上与真大路交界的

大场镇，二者相距确实不远，如今都在上海大学宝山新校区附近。就是一

个圆，但我这个圆圈还没彻底划圆的时候，我又被拉到了上海的西大门汽

车城安亭古镇。

25年前，也就是 1995年的下半年，我在上海郊区一如浮云般被动的漂

着，几乎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漂得我蒙头转向，却也漂得我心甘情愿。

在安亭的一家汽车铸造厂总算安定下来，安安稳稳过个年，在第二年的阳

春四月，我再度奉命调回曾经待过的大场镇，算得上是故地重游。

此后的几年内我都是这样漂着，只是搬迁的次数没有这么频繁罢了。

如果说从故乡来到大上海是一次长距离的漂泊，那么在上海各郊区来回迁

徙，则是短程漂泊。我和许多沪上的打工者一样，漂泊在或长或短的漫漫

打工人生路上。

●进入新世纪后，我在犬业公司的工作相对稳定了一点，算是在普

陀区的长风公园附近安稳了三年多时间。从犬业公司里跳槽出来，开始我

来上海后的第一次租房也选在长风公园附近，只是时间不是太长，为了爱

情，我追随前女友搬家去了闵行。非典疫情后，为了生计，我进了浦东的一

家犬业公司，重操养狗旧业，被派往偏远的不能再偏远的，当时还叫南汇区

的航头镇，算是和大海更近了，却远离了市区。

和以往养狗不同，此时，有个临时的家让我牵挂，十天半个月的，我会

在下了夜班后，来不及休息，从住地航头镇出发转乘几部公交车，经徐浦大

桥，跨过黄浦江，冒着酷暑回到前女友的暂住处虹桥镇，当然不上班的她有

时也会忍着晕车的不适，到航头镇来看我，小住上几日。这期间我还和前

女友搬了两次家，虽然“新家”和“旧家”在同一小区。

因为两地分居，我一直和老板提出要求，想调回到闵行，在当年过罢中

秋才算了却心愿，回到前女友身边，过起了晚上骑车去上班、白天休息，相

对来说还算正常的日子。难道还真是距离产生美？隔得远相互思念，真的

朝夕相处吵架却多了起来。

前女友一直不消停，总是埋怨我的上班时间日夜颠倒，又是整天和狗

打交道，以分手逼我辞职，我只能在新工作还没找好的情况下，仓促离职，

结果我们二人都赋闲在家，拌嘴吵架更加频繁了，真的是三天一小吵，五日

一大吵。为了能让前女友和她小妹之间有个照应，我们又搬家至虹桥机场

边的老沪青公路旁，她小妹租房的地方。不想那里三天两头有人丢东西，

一点都不安生。前女友丢了一部自行车后，我们再度搬家，这一回搬到东

方国贸后边的吴宝路边，算是暂时稳定了半年，在飞机起落的马达轰鸣声

里，看东方国贸购物人流潮起潮落。

我难忍前女友的作天作地，冲冠一怒弃红颜，自己一个人搬了家，重新

过起了单身生活。因为临时找的房子，所以住着并不满意，于是我一狠心，

搬到了当时看来非常偏远的青浦区徐泾镇，把我的居住地扩展到上海的又

一个偏远的郊区，却因太偏，上班太远，万般无奈中，在那一年冬季的第一

场雪下过后，又搬了一次家。在七宝古镇的一幢民居斗室里，一住就是十

好几年，算是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安居生活。

●搬家无数，终于迎来了安稳日子，却因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目睹了

搬家后待拆民房小区的荒凉。在我新入职的公司旁边，有一处待拆的民房

区。房屋犹在，但人大多已经搬走了。经过那里，偌大的一片小区内，安静

得让人有些异样感受。出于好奇，我干脆走进那片待拆的小区内。随处可

见垃圾满地，连一口口水井也未能幸免，里面都是方便面纸盒之类生活垃

圾，这些井多是房东临时打的，作为清洗衣物之用，所以大多不深，也只限

清洗用，饮用是不敢的，所以很容易填满。

许多房屋门窗不存，空荡荡的屋内一片狼藉，墙上的宣传画也经风雨

褪色，半脱落状，风一吹哗啦啦的响。

我能想象出，这里私房密度堪称空前绝后，这里的居民为了多收房租，

建私房真的是见缝插针。私房多了，租房的漂泊者多了，操各种口音的人

居住在那么一个私房区，与之配套的小商店、娱乐、餐饮，包括一些见不得

人的场所一应俱全，这样一个地方想不热闹都难。

很显然，这个地方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热闹，只是人去

楼空，让人倍感冷清。因为不堪过于空寂和空气里的腐烂

气味，我加快步伐，走出待拆的小区，来到小区边的水泥路

上，可以望见车水马龙的曹安公路和远处拔地而起的新式

公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暂时的破败将换来更加热闹

的繁华，我们这一代打工人有幸离开偏僻的故乡，见证一

座国际性大都市的迅速崛起，是我们的福分和幸运。只是

在见证的背后，也包含着我们的欢乐忧愁，这其中的悲喜

人生，旅居中的苦乐年华也被岁月的推土机推倒，被发展

的巨轮碾压，最终成为瓦砾碎片。不过在我们的记忆废墟

上将会托起一个伟大的崭新时代。

水泥路边停着一辆厢式货车，几个人在从一间屋子里

搬家具和生活用品，一件一件的放到车上，那是这个小区

里最后搬家的人们。搬家的人脸上无喜也无忧，因为这样

的搬家经历太多，在我们漂泊旅途中太司空见惯，习以为

常了。

驾驶员指挥着搬家的人们有条理的摆放，其实并不多

的家当。驾驶室里的音响在播放着孟庭苇的一首老歌《风

中有朵雨做的云》。车子开动，把那一家人带到一个新的

地方，也会很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把“吹啊吹，吹落花满

地”和“漂呀漂，漂过千万里”的歌声洒了一路。

●自己亲历过很多次搬迁，也耳闻目睹过无数次

搬迁。在沪打工者中流传这么一句话叫做“没丢过自行

车，就不算在上海呆过。”同样也可以说来上海没搬过家，

那就算没在上海漂过，搬家都是从此地搬往彼地，哪怕是

从楼下搬到楼上，那也算是搬了一次家，而搬家的原因则

有千条万条，搬家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门。

很难说换工作和搬家哪一个经历的更多，其实离开故

乡，离开土地，作为曾经是农民的我们就是无根的飘萍。

早年搬家，更多的是因为换工作，而换工作也多出于被动，

多数是因为失业下岗，又不能立刻在居住地附近找到合适

的工作。只要没离开上海，再远的工作也可以去做，因为

我们的家就在我们的肩与背上。人在哪，家就在哪。于是

为了新的工作搬家，距离近的找一部黄鱼车，来回倒腾几

次，乔迁工作即告完成。我和前女友在一起时的第一次搬

家就是如此，此前我从普陀搬到她居住的闵行则是叫了出

租车搬家，而更多的情形是叫一部货运车，再叫上几个帮

手就把家给搬了。

我曾请过别人帮我搬家，也曾出手为别人搬过家。为

我搬家的还都是一些有着一定文艺特长的人物。有一次

临近春节搬家，叫的是一位歌手，也是我的皖西老乡。大

冷天的搬完家，饭都没来得及吃，非让我踏自行车把他送

到公交车站，说是急着去会远在嘉定的女友。我准备买上

几斤橘子送他，他极力劝阻，说这种流动摊贩不可能给够

秤，何必吃那明眼亏。见我真的买好了，他说什么也不要，

跳上了公交车绝尘而去。好人啊，可惜次年春末，就被肝

癌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这位朋友的英年早逝，真的让人

扼腕叹息。无论是我想帮他搬家，还是我搬家时再想叫他

助我一臂之力都绝无可能了。

从青浦徐泾搬到古镇七宝也是在冬天，请的是和我同

姓的一位自由撰稿人。搬好了家，我在餐馆请他吃饭，说

什么也不让我多点菜，并以他不喝酒为名，连啤酒都不让

叫，剩菜还建议我打包，这才叫真朋友铁哥们。

与歌手不同的是，我后来为这位自由撰稿人也搬

过一次家。就在十年前，这位朋友不忍房东三番五次

的漫天涨房租，一咬牙，一跺脚，拿出平日积蓄十余万，

托亲告友又借了十来万，再贷款二十万，在漕宝路边靠

近九星市场的地方买了一套二手公房，虽然仅一室户，

五十平方不到，但好歹在上海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而且

买后就升值，那是我为朋友搬家最爽的一次。

刚到上海就听到这样的口号说上海“一年一个样，

三年大变样”。来到上海后，一直看着上海在变，我清

楚地记得开始当带犬保安在七宝古镇附近上班时，周

边还都是农田，现在的七宝哪里还能找到一分农田？

进入新世纪初的头几年，七宝地区还到处都是以制造

业为主的工厂，如今工厂搬迁，民房拆迁，取而代之的

是公园、高档小区和商务楼。

近年来，搬家多是因为房屋拆迁的问题，因为房屋

拆迁，上海郊区的民房越来越少，物以稀为贵，房租也

像房价一样一路走高，逼得很多务工者从城郊接合部

一路往更偏远的郊区搬迁，有的虽然顶住了房租上涨

的压力，但许多民房已在机器隆隆声里灰飞烟灭，皮之

不存毛将焉附，也只能搬向更远的上海郊区民房多的

地方。我附近的民工大多搬往泗泾与赵巷或是更偏远

的嘉定和金山，总之一直都在漂泊中。当然也有部分

沪漂族与人合租搬到小区里租公房住了，居住环境和

卫生状况都提升了一个档次，还有一部分如我的那位

做自由撰稿人的朋友搬进了自己购买的商品房里去

了。

记得八年前，因乘公交车去嘉定江桥镇上的新单

位上班，顺着延长后的七莘路一路向北，穿过扩建后的

虹桥机场（现称“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更加惊叹“天翻

地覆慨而慷”了。我和前女友曾经暂住的两处民房区

早已经不见了踪影，就连那时沪上闻名的东方国贸也

拆得无影无踪，原来上下班走了许多遍的吴翟路和沪

青平公路北端的吴宝路再也无处寻觅，只有公交车经

过，报站名时才能听到东方国贸、吴家巷的站名，让人

依稀记起这里曾经是卖衣物的一个大卖场，曾经是那

样的热闹喧嚣，而如今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高

楼大厦林立，更加时尚新潮的虹桥商务区。而我曾经

短暂居住过的徐泾镇诸光路边的一民房区也被拆去，

如今已经竖立起形状如四叶草般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展厅，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有消息说，我如今暂住的这片私房区将要被

拆了，这意味着我又要搬家了。不过我心里却并不着

急，因为这种传言从我搬过去住的第一天就听说了，然

后每年都会被提起，但一年又一年，那个民宅小区却没

有一点动静，虽然也偶有个别房屋被拆了，却并不影响

大局。租房的沪漂族和本地的房东和睦相处，所有的

人可谓安居乐业。

然而，电视和报纸上的相关新闻报道证实这一次

不再是传言，是真的要拆了，而且日期也基本定了下

来，连拆后做什么用途都言之凿凿。这一次恐怕不是

空穴来风了。所有的漂一族都在做着再度搬家的准

备，我也不例外。正是这不断漂泊的过程充实着我们

的打工人生，也让我们见证了都市与时代的沧桑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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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漂一族都在做着再度搬家的准备，我也不例外。正是

这不断漂泊的过程充实着我们的打工人生，也让我们见证了都

市与时代的沧桑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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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

我是沪上“漂一族”


